
2019年8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乔红 11新闻热线 2151666

大警营·副刊

跳蚤，我也领教过
� � � �“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
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 当然要靠群
众！ ”

读《学习强国》，读到了习近平青春
成长的故事,读到了这句话。 文章说的
是 15 岁的习近平响应毛主席“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
来到陕北一个叫梁家河的村庄插队。
初到乡村，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
动关、思想关，关关相扣，步步紧逼，习
近平心中也有过茫然、孤独、彷徨、迷
惘。 然而，习近平的姨和姨夫说的这番
话，让他豁然开朗，成功“过关”。

“不依靠群众靠谁？ 当然要依靠群
众！ ”这句话，也让我想起我的曾经。

我追寻着话音， 时光回到上个世
纪， 那时警察干工作的标配是“一盒印
泥、两支笔、几张笔录纸”，下乡靠步行，
许多村庄藏身深山秘境， 翻山越岭二三
十里，给你脚底磨个泡绝对没问题。去办
案寻个路、 找个人都得靠嘴巴向老乡问
路，前辈有句话说得好：“路在嘴上”。 为
了干好农村工作， 我向公安前辈学习，

“带上嘴巴”找机会往群众里钻。
往群众里一钻，味道就来了，饿了有

饭吃，渴了有水喝，找人有人带路，遇到
误解时有人站出来帮我说话。 老百姓是
地，老百姓是天，人间至味是清欢。

有一次，我到大山深处调解遗产纠
纷。 清官难断家务事，当事人又是一对
彪悍兄弟，处理起来难上难！ 但矛盾不
解决就可能升级， 时间白天不够晚上
凑，晚上还是没理清就住村里。 留宿在
德德伯家，他和大妈睡稻草加草席，让
我们睡棉絮加床单，柔软一些、舒适一
点。 入睡不久，我浑身奇痒，原来是跳
蚤在我身上狂咬。 电灯一开，嘿！ 那三
两跳蚤蹦得真高，反正睡不着了，干脆
欣赏起跳高来，可这些小东西蹦了三两

下就没了踪影。关了灯，疼和痒的感觉又
来了，无奈，跳蚤伴我入梦。

忽然，窸窸窣窣、叽叽啾啾的怪异声
惊醒了我痒痒的美梦。 那是老鼠在楼上
嬉闹追逐，存心不让我睡觉。直到天蒙蒙
亮，老鼠才退场，我又回梦乡。梦未成形，
“笃笃笃！”大妈来敲门叫吃早饭了！我起
床推开窗， 窗外已是农民赶牛下田的吆
喝声。 我仿佛生活在宋词里：“无寐！ 无
寐！ 窗外马嘶人起。 ”

我到厨房吃早饭，大妈问：“竹竹啊，
昨夜睡得好不好？ ”

“好！ ”我嘴巴说好，心里却嘀咕：昨
夜热闹得不得了！

新中国 70 年破浪前进，老百姓的日
子越来越好，农民也懂得“互联网 +”了，
微信抖音更是不在话下， 跳蚤已很难见
到。 交通快捷、信息畅通，公安工作的科
技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也越来越高。
在享受新中国 70 年的幸福时，我审视自
己：驻村过夜，与老农促膝长谈的机会好
像变少了？

一个偶然，我和同事又来到那个小山
村宣传交通安全法。我特意走进那熟悉的
农家，进门刚与年轻人打了声招呼，房间
里就传出：“我听出来啦， 是竹竹来我家
了，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 ”是德德大妈在
喊我，我闻声快步走进房间，德德大妈说：
“老头子四年前已经上山（去世）了，我今
年 91 岁了，眼睛看不见，心却亮堂着，你
的声音我老远就能听出来，因为我把你记
在心里！ ”

见到她，就像遇到了老朋友，我既欣
喜又惆怅：“想干好工作， 就要多往群众
里钻！ ”德德伯的话变得更加清晰，仿佛
在告诉我不忘来时路、走好未来路，无论
是干在派出所，还是行在交警，只要群众
在，希望就会一直在。

松阳 叶亦竹

生与死
� � � � 那日清晨，空气里积压着的厚重的
灰色久久未能退去，以至于那年秋天，
全村的人都被某种灰色笼罩着。

叔婆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几乎大
半个村子的人都赶过来了。 他们个个
面色凝重，低声细语，不时伸长脖子往
屋里张望，脚步却始终停留在门外，似
乎前面挡着一堵玻璃墙。 透过人墙缝
隙， 我看到叔婆躺在屋子里的木沙发
躺椅上， 她平日里也总是喜欢那样躺
着。 只是那日她身上盖着厚重的棉被，
被子随意拖到地上，椅子随着人连同被
子一块猛烈地一颤一颤，顺着被子往上
看，我看到了叔婆惨白的脸，她眼睛紧
紧闭着，嘴巴半开着，不断有白色的泡
沫从嘴角斜淌下来。 还没等我回过神，
我就被一只大手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抬
眼看到的是母亲严肃的脸，我没有反抗
也不敢多问，满脸疑惑地往家里走去。
平日短短的一条小巷，那日走着感觉特
别漫长，满脑子都是刚才所见的画面，
到家后仍然惊魂未定。 前不久，从我身
边走过去的是叔婆没有错，我在脑子里
向自己求证了无数遍之后，才渐渐定下
神来，思绪被拉回到半小时之前。

天色渐亮，村民们在鸡鸣狗吠中开
始了忙碌的一日，此时母亲快要做好早
饭，我则坐在门口的石凳上等着开饭。
远处烟囱里的余烟缓缓消散而去，像一
条若隐若现的银蛇遁入薄雾，与灰色相
互交缠无法分辨行踪。 这时，巷子尽头
叔婆正背着手慢慢走过来，透过未消散
的雾气望向她的身影，似乎有种虚幻的

错觉。 她身着灰蓝粗布偏襟袄和黑色棉
裤，来到我家门口，像往常一样，她已经
早早地吃了早饭。她没有继续往前走，而
是停下来同母亲聊了许久。 我不记得她
是怎么提到说希望到我家楼上逛逛的，
我只记得她说她至今从未到过我家楼
上，所以想上去看看。邻里之间串门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情， 母亲说只要她不嫌乱
可以随便看，于是她便上了楼，而母亲和
我继续在厨房里忙碌着。 我也不记得多
久后她才下楼，似乎是待了许久。出了门
之后她继续往巷子深处走去。 据说那日
她几乎走遍了整个村子， 挨家挨户都去
转了一圈，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那天， 叔婆没有等到救护车来便咽
了气，人们说她是铁了心不想活着了，至
于她的死因，已然不再重要。我猛然想到
那会叔婆说要去我家楼上转转， 叔婆家
距离我家不远， 从我家楼上的露台正好
可以看到她家， 或许还能够看到他儿子
在门口劈柴。我想，她应该就是想好好看
一看她的家，以及他最不舍的儿子。

叔婆躺在冰冷的木板上， 长长的白
布将她牢牢遮盖。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
距离感受到什么是死亡， 生命的脆弱展
露无遗， 犹如院子树梢上挂着的最后一
片叶子，随时会掉落在秋风里。朦胧中我
似乎看到余华笔下的福贵牵着他的牛正
朝我走来，他挥了挥手，笑着告诉我，福
贵能活，也应该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
活着，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
所活着。

遂昌 曾颖萍

有一种幸福叫古镇
� � � � 游周庄，四季皆宜，节假
日是要避开的，因为这时候往
往人流如潮，难以领略周庄水
乡的宁静秀美。而傍晚的周庄
显得格外美丽，落日的余晖透
过垂柳的枝叶斑斑点点地洒
下来，像娇羞的少女不肯展露
全身的姿态。此刻的它洗去白
天的喧嚣，展现夜的宁静。 轻
轻泛舟于小桥流水人家，不道
西风瘦马，却言美的无暇。 这
就是周庄，一个能孕育出此种
美的千年古镇。

夕阳下的周庄显得格外
典雅，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贵妇
人。我挂着相机走在青石板路
上，犹如走在水墨画中，夕阳、
古道、人家、小桥、流水、小舟、
阿婆，还有阿婆那穿越千年的
歌声。

小巷子两旁的客栈让我
想到金庸武侠小说里高手们
角逐的场景，真像是一个时光
的轮回，古朴的城镇，古朴的
民风，浸在其中，你会感到周
庄的不一样。古镇路旁的酒吧
颠覆了我对酒吧的印象，古色
古香的外表， 精致的桌椅，特

别温柔但又叫不上名字的音乐，
清秀的女子盘腿坐在镂花的长椅
上， 认真地看着一本装帧非常典
雅的书， 估计是这家小店的老板
吧。

这时我突然想到朋友说的一
句话：有一种幸福叫古镇。

当然，周庄的魅力，除了它独
有的江南水乡的风光， 还有它的
文化内涵。 像沈厅、 张庁、 富安
桥、全福讲寺、沈万三故居、水底
墓、 双桥等， 每一个点都带有历
史的痕迹。 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
看到双桥后画了幅油画《双桥》，
后来这油画和双桥一样驰名于世
界。 静静地站在双桥上， 如一幅
雕像被周围的美景笼罩。

此刻的美景多少也使自己意
识到平时浅薄、 纠缠于琐碎小事
的无谓，后悔自己没有一份恬淡
的心态而错过了生活中的美；如
果我能有一种从容的闲适， 清楚
考虑重要的事并做正确的事，也
许能够抛却生活琐事， 从而修养
一份拨开迷雾看风云的内在力
量。

缙云 麻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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